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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提到水西，就如同提到春生、秋生等人名一样，马
上就知道这名称由何而来。不错，现江西省赣州市章贡
区水西镇，就因其位于章水之西，故得名。

据《中华民国三十五年〈赣县新志稿〉》载：“水西乡，
清末时为章水乡二十四部。民国十七年（1928 年）筹办
地方自治，划全县为十四区，是时本乡隶属第五区，（民
国）24 年（1935 年）划区设署，全县改划六区，本乡随改为
第二区第九保联，（民国）28 年（1939 年）春，改保联为区
公所，乃设所于水西街，当以本乡位章水之西，故乃命名
为水西乡。”

也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章贡区水西街的名字。
一条水域，流经的地方自然很多，能占据一条水域的

一侧来命名，可见这地方形成早，否则是没有机会来“抢
注”的；同样，能以一个地方的名字来命名一条街，这条街
当然不得小觑。

章贡区水西街到底是何时形成的，我们现在可能无
以史考，但现水西街上，仍存一座大码头，沿码头而上，经
几株遮天蔽日大榕树，有一座保存完好的江心寺。从该
寺的寺志中，我们可以知道，早在将近两百年前，水西街
便是一个有香火的地方。

江心寺寺址为赣州地藏阁旧址。关于地藏阁的来
源，江心寺寺志里是有记载的，地藏阁遂于咸丰六年九月
动工兴建，由地方官绅等，袁、魏、谢姓等牵头，选址水西
街码头土地庙（称坊庙），占地十几亩。

旧时，陆地交通闭塞，只能依赖水道，凡有码头处，要
么是渡口，要么是船泊停靠的地方，总之是人口渐作聚
势，终成热闹地方。从上述记载中，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确
认，早在 1856 年（咸丰六年）前，水西街就已是条街了，不
仅有土地庙，还有一个水西街码头。

然而，且慢，关于水西街码头的历史，甚至还可追溯
更远。史载，历史上，赣州城厢三面环水，章江、贡江东西
两岸与城厢往来非常不便。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
年），赣州知军刘瑾在西津门外章江倡建赣州第一座浮
桥，名知政桥，即西津浮桥。

西津浮桥存世数百年，1986 年，赣州市西河人行桥建
成，成为市区联通市郊水西片区的交通要道，取代了西津
浮桥的作用，西津浮桥随即拆除。老辈人都记得，当年的
西津浮桥，一头在赣州城内西津门，另一头即在现水西街
位置。

如此推算，水西街码头至少有上千年历史。因码头
而人兴，因人兴而成街，水西街怕也有上千年历史了吧。

浮桥不在，码头尚存。经年风雨，章水流觞。
章贡区水西老街现同样保存完整，街道总长约 1.5 公

里，地处赣州西河大桥（1955 年建）与西河人行桥之间。
隔江相望，赣州老城区千年宋城之古城墙、郁孤台、八境
台等历史文化景点，赫然入目，熠熠生辉。

从上世纪二三十年代起，关于章贡区水西老街的记
载开始增多，诸如形成商贸一条街，领时尚风气于一先，
水上运输木材的中转站，排运发达，等等。

水西，更是块有红色印迹的地方。早在 1932 年，这里
就成立了党小组，后又成立了河西党支部。1933 年 12
月，成立河西区委，下设桑芫下、龙庄上、石人前、刘家坊、
佛岭背等 5 个支部。中央红军长征后，根据留守的中央分

局和中央政府办事处的安排，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的爱人贺怡，以及毛泽东、毛泽覃
兄弟俩的岳父母贺焕文、胡吐秀夫妇，由赣州党组织负责掩护，三条可靠的木船把
他们送到赣州城郊水西，与河西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

贺怡在赣州期间，时刻不忘为革命而斗争，主动挑起领导河西区委的重任。根
据抗日形势的变化，做了大量的宣传统战工作，配合地下党支部争取了一些乡、保
长的同情与支持，在水西街上开设了一家水酒店秘密宣传革命，联络同志。直至
1937 年 9 月，陈毅来到赣州与国民党赣州当局进行合作抗日谈判。贺怡与陈毅劫
后重逢，之后，随陈毅到油山游击队，重新回到红军队伍中。

白色恐怖摧不垮革命者意志，血雨腥风中穿梭革命者身影。章贡区水西街上
的这一家水酒店，见证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写下一段不朽的传奇。

1950 年，水西街所属水西乡从赣县划入县级赣州市（即现章贡区），属郊区。
2000 年 12 月，水西乡撤销，设立水西镇，镇政府迁至赤珠岭。从这以后，水西街进
入一段沉寂期。

章贡区水西街再一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缘于 2018 年 3 月赣州市政府正式批准
实施的《赣州市水西组团控制性详细规划》，水西老街的整体提升改造项目纳入赣
州市水西组团规划，水西老街以其悠久的历史文化和浓郁的古朴气息，成为赣州强
化城市特色塑造、着力三江六岸重点打造项目。

1945 年，日军溃退时，水西街两旁房屋全数被毁。后历经数代，几度重建，水西
老街元气复苏。尤其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当为鼎盛时期。是时，赣州城内人们出
西津门，过西津浮桥，上水西街码头，往往为能在水西街上逛上一圈，挑上几个鸡
蛋、买把青菜、吃碗水荡粉而津津乐道。

目前，位于水西老街内的水西镇美食广场已竣工，正着手招商开业；水西龙舟
民俗文化展示馆等一批项目进入实施阶段。可以预见，不久的将来，一条以民俗休
闲为主、体验传统水镇、宋城文化的魅力街区，将呈现在人们眼前。

“在老一辈人眼里，六七十年代的水西街曾经是繁华昌盛的见证，是赣州市
最繁华的街道。”“河道码头虽然还在，但当年的摆渡人早已不见身影。”“落日的
余晖洒在老街的木板房和青砖黛瓦上，更加增添了这条已经泛黄的老街的沧桑
感。”“水西街还有一道古老的榕树风景，这是用再多的金钱都造不出来的。”“终
于快到原水西镇老街了，远远望见一排木瓦棚，多么熟悉呀！这排木棚打我小时
候就有，记得走过木棚去长塘下村亲戚那儿拜年，讨红包、吃‘满碗’，记忆至今尚
在，回味无穷……”

打开网络，搜索章贡区水西老街这几个字眼，一篇篇温馨小文，一则则满含深
情的记忆片断，跃然眼前！

不可否认，在我国这广袤的大地上，叫水西老街的地方自然很多。不过，一如
每个叫春生、秋生的人一样，名字的由来虽然可能都是相通的，但每人有每人的性
格。水西老街也是一样，因一条水、一个乡，或者一个镇一个村的名字而起，但每条
老街，肯定又自有她独到的风韵、独到的风情，概莫能外。

赣州市章贡区有个水西镇，水西镇有条水西老街，这条老街的前世今生，以及
这条老街的发展史，就是赣州这座城市市郊乡村融入大赣州发展的进程史。

悠悠水西街，半城风光，半城记忆。

在南康，有一条江横穿城区叫芙蓉
江，相传唐时两岸多植芙蓉，故名。芙蓉
江，即今天的蓉江，但我一直喜欢称之为
芙蓉江，自认为更有清秀之美感。

久居芙蓉江畔，却没有去数过芙蓉
江究竟有多少个弯，但我知道她在东山
那里转了个大弯，以至那里竟迂回冲击
出了一座大沙滩。芙蓉江绕着西华、东
山转来转去，是条拉不直的带子，又若
一把折不断的弦琴，唱着欢歌流向赣
江，时而激越时而凝重。

作为土生土长的南康人，年少时
居于乡村，见过许多像蛇一样的小溪，
却没有见过大河大江，因此很是向往
芙蓉江。没想到，十几年过后，我竟生
活工作在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芙蓉
江畔——南康城区，信步走过就能看到
她，欣赏她的美。

喜欢初春的芙蓉江，浪漫的绿把所有
空隙都填满了，布置均匀又率性随意，它
们从泥土里冒出的小嫩芽开始，漫延至
高大挺拔的树梢，整条江便被绿团团环
抱。站在江边欣赏那湾湾一碧，晶莹、透
亮，泛着微微的光芒。弯腰掬一捧江水，
手心便涌起一座颤动的水晶宫，温润、清
凉的绿瞬时渗透至浑身每一个毛孔。

到了夏日，芙蓉江会呈现出一番绿
野仙踪般的幻境，几处波光粼粼的小
荷，大片大片的睡莲，随水的绿一起摇
荡，透着生气，透着活泼，尤其是还有一
副动听的嗓音——水声、蛙声、雷声、雨
声、欢笑声……而我最喜欢听的，是夏
天的蝉音。蝉声来了，便知仲夏已跨进
门槛。走在江畔小路上，密密匝匝的蝉

声便围拢上来，它们雄踞在高低错落的
树杈，仿佛是大自然的一个合唱，能冲
淡一些内心不易向人吐露的轻愁。

芙蓉江的北面是老城区，沿江有条
大道叫金赣大道，是 21 世纪初建的，全
长约三千米。闲暇之余，我常常约上好
友，从居住地横跨金赣大道，没几步就
到了江畔。江的宁静与城市的喧闹，仿
佛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平日事务繁
杂、心有所累的人们，可以暂时从滚滚
红尘中抽身而出，到这个天然的“庇护
所”释放紧张的神经。在我眼里，芙蓉
江会根据季节的变化和心情，搭配出自
己喜欢的风格。如，清晨的江边，早已
有青年在跑步了，那挥汗如雨的样子，
应该是跑了很远了；而老年人大多选择
步行，他们边走边听着随身广播，听的
内容也是五花八门：新闻联播，样板戏，
民族歌曲，评书，动感音乐；也有骑自行
车上班的年轻人，疾驰而过时，“叮铃”
作响；当然，还有唱歌的、舞剑的、诵读
的，做瑜伽的，像是江畔那一盏盏路灯
上的飞鸟，时刻保持着让生命振翅飞翔
的姿势。这些热闹的声音和安详的面
孔，像江畔清甜温润的空气一样自然美
好，透出蓬勃向上的气息。

芙蓉江的南面是南康新城区，沿江
东西走向则是芙蓉大道。秋天是芙蓉
大道景色最美的时候，道路两旁是一棵
棵挂满金黄叶子的树，闲暇时漫步，秋
风吹过，黄叶飘落而下，铺满了树下的
路面，踩上去沙沙作响。进入深秋，两
旁的五角枫树，叶片由绿变黄，再由黄
变红，可分为大红、浅红、橙黄、大黄、鹅

黄等十几种颜色，可谓五光十色、绚丽
斑斓。

三十年前，芙蓉江沿岸住着许多村
民，顺着江堤往下走，常常可见年轻美丽
的女子，在江边洗衣服。她们用木棒捶
打被单和衣服，那木槌棒拍得极响，抛洒
出一大片水花。但现在这幅图画却很难
见了。如今，沿岸村民因拆迁、改造都住
上了高楼，家里用上自来水、洗衣机，笔
挺艳丽的时装再也不会用槌棒来拍打
了。以往，我和亲人都喜欢徜徉芙蓉江
畔，那时我嫂子的身体还算可以，但大哥
却身患疾病，他在江边栈道上走不了多
远就需坐下来歇息。看着大哥忍着病痛
坚持走路的样子，我往往揪心难过，要知
道年轻时的大哥，风风火火，做事雷厉风
行，是一个热爱生活、洒脱自由的人，而
今岁月却被病痛画地为牢，这份痛，我明
白大哥心有不甘。然而意想不到的是，
前年，嫂子在古稀之年突发脑溢血，大哥
受到沉重打击。嫂子去世后，我偶尔会
去看望大哥，发现大哥坚强挺过来了，也
许是江畔的勃勃生机感染了大哥，让生
命的光彩继续照亮他的人生。丰子恺先
生曾说，人间的事，只要生机不灭，即使
重遭天灾人祸，暂被阻抑，终有抬头的日
子。我突然意识到，原来芙蓉江对于我
是多么的重要，它不仅是我曾经身体的
栖所，还是我心灵的故乡。

小雨如酥的日子，我又漫步在芙蓉
江畔，静听芙蓉江欢歌，那歌声飘进了
曲径通幽处，也飘进了我的心田，而我，
仿佛已化作一尾潜入江底的小鱼，游走
了，还能再游回来。

一座镌刻有“梅岭三章”的诗碑，矗立
在大余县梅岭斋坑的山坡上，定格下陈毅
革命生涯中最艰苦最困难的时刻——
1936年的深秋季节，梅岭山中寒意袭人，
陈毅带着伤病隐伏在这里的草丛中，被敌
人包围，一连20多天，游击队丝毫不敢动
烟火，也没有粮食可吃，只能嚼野果、野菜
充饥。在九死一生之际，陈毅突然诗思泉
涌，写下豪气冲天的《梅岭三章》：“断头今
日意如何，创业艰难百战多；此去泉台招
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站在地跨
赣粤两省的梅岭山隘口上，历史在我眼前
展开长卷：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错误
领导和瞎指挥，造成了第五次反“围剿”战
争的失败，1934年秋，中央红军主力被迫
实行战略转移，陈毅和项英率部在赣南地
区进行游击战争，掩护主力红军长征。在
前往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的路
上，我的思绪流转：游击队是如何克服常
人难以想象的困难，保存了一大批革命骨
干，取得三年游击战争胜利的？

历史的硝烟，血染的记忆。中央主
力红军撤离中央苏区后，因受“左”倾教
条主义的影响，留守红军依然集中兵力

打正规战争，与占绝对优势的敌人硬
拼，因而遭到严重削弱，情况万分危
急。1935 年 2 月 5 日、13 日中共中央发
来“万万火急”电报：“要立即改变你们
的组织方式与斗争方式，使与游击战争
的环境相适合……”项英、陈毅火速将
部队分成九路突围，辗转南方八省开展
分散的游击战争。读着这一段段“万万
火急”的指示，我恍然间醒悟，遵义会议
是南方游击战争战略转变的关键。

1935年3月，项英、陈毅率红军游击队
突围来到赣粤边的油山地区。从此，赣粤
边成为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的核心区域
和指挥中心。从此，赣粤边多了一抹红色
的记忆。这份记忆镌刻在南国烽烟举红旗
的斗争史上。

时光的年轮在这里留下厚重的印
记，向历史深处回望，陈毅元帅的回忆，
仿若昨日：“整年整月在山里睡，外面
跑，春天雨水多，全身都是泥巴，两个多
月没干过。吃的是野菜、杨梅、笋子和
蛇……”赤子之心，钢铁其骨，在陈毅的
《赣南游击词》中表现得淋漓尽致：“靠
人民，支援永不忘。他是重生亲父母，
我是斗争好儿郎，革命强中强。”

随着秋的脚步，我来到大余县兰溪
村——陈毅元帅的旧居。80 岁高龄的
老人刘士华告诉我，1936 年，陈毅带领
红军游击队在他家不远的后山上搭棚
隐蔽，雨天就住到他家二楼。那时，他
母亲周三娣常冒着生命危险，提着竹篮
为游击队送饭菜，还用草药为陈毅治好
了历久不愈的腿伤。

青山巍巍，红旗猎猎。在人民群众
的倾力支持下，各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
以英勇不屈、坚忍不拔的意志力，战胜
了饥饿、寒冷、疾病、死亡，在崇山峻岭、
千崖万壑间，夏顶酷热、冬冒严寒，昼行
森林、夜宿山洞，坚持与多我数十倍的
敌人斗争整整三年之久，直至第二次国
共合作，才告别曾经浴血奋战的红色土
地，踏上北上抗日的征途。

夕阳西下，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天边
的云彩。我伫立于纪念馆前，思绪穿过
悠悠岁月，不禁感慨万千：以铮铮铁骨
守初心、以血肉之躯担使命，这种革命
精神，正是中国共产党从扬帆起航那一
刻起、百年来代代相传的“密码”。

青史如镜，鉴照峥嵘岁月；初心如
炬，辉映复兴之路。

南
国
烽
烟
举
红
旗

□宋海峰

悠
悠
水
西
街

芙
蓉
江
欢
歌

浩
茫
的
苍
穹
，有
多
少
星
球
在
转
身

大
地
上
，就
会
有
多
少
只
橙
子
在
滚
动

我
从
没
看
过
这
么
大
的
果
盘
。
为
陈
放

赣
南
脐
橙
，祖
国
大
地
准
备
了
一
座
座
城
池

在
水
果
批
发
大
市
场
，人
们
兴
奋
地

看
着
它
们
，用
赣
南
的
地
标
向
时
节
问
候

是
什
么
转
动
了
它
们
？
像
一
场
硝
烟

把
赣
水
边
的
乡
亲
，带
到
了
辽
沈
战
役

但
没
有
硝
烟
，只
有
丰
收
的
盛
宴

橙
子
挤
着
橙
子
，到
处
是
耀
眼
的
金
黄

是
什
么
转
动
了
它
们
？
千
山
万
水

不
再
是
一
骑
红
尘
，而
只
有
滚
滚
的
车
轮

应
该
有
一
颗
恒
星
在
引
路
。
它
转
动
着

从
春
天
转
到
了
冬
天
，从
花
朵
转
到
了
果
实

应
该
不
仅
是
公
转
。
我
看
到
贫
苦
的
乡
亲

从
跛
着
的
腿
脚
转
到
了
冬
天
的
笑
脸

是
什
么
转
动
了
它
？
在
赣
南
的
山
冈
和
沟
谷

从
稻
香
转
到
果
香
，从
饱
暖
转
到
小
康

南
方
的
天
空
，星
辰
从
不
聚
集
。
它
们

在
不
同
的
屋
顶
上
，像
一
只
倒
扣
的
果
盘

北
方
的
星
辰
正
好
相
反
。
它
们
包
装
在
盒
子
里

堆
在
城
市
最
柔
情
的
地
方
，做
着
强
大
的
梦

我
看
到
总
裁
大
手
一
挥
，用
资
本
和
铁
轨

去
往
遥
远
的
赣
南
，编
织
美
丽
的
嫁
衣

但
乡
村
挺
进
城
市
，有
多
少
严
格
的
考
验

流
水
线
上
，分
拣
的
女
工
冷
酷
而
娇
艳

作
为
乡
亲
，我
感
动
于
橙
子
如
此
自
信

把
出
身
，骄
傲
地
写
在
面
孔
上

像
太
阳
一
样
，一
只
甜
蜜
的
橙
子

在
中
国
的
大
地
上
，被
自
身
光
芒
转
动

就
像
每
个
创
业
者
，都
被
奋
斗
的
理
想

转
动
自
身
：
人
生
有
限
，怎
能
小
富
即
安
？

新
的
时
令
之
辞
，在
中
国
的
舌
尖
滚
动

像
故
宫
之
门
，被
远
方
的
贡
品
缓
缓
打
开

时
代
的
汁
液
，在
大
地
迸
发
和
集
散

圆
满
的
橙
子
像
出
塞
的
昭
君
，转
动
着
光
华

一
只
甜
蜜
的
橙
子

在
中
国
转
动

□

范
剑
鸣

群
山
绵
密
碧
，金
浪
逐
风
间
。

橘
绿
橙
黄
日
，灯
笼
星
闪
闪
。

枝
头
滴
珠
汗
，枝
叶
映
欢
颜
。

破
雾
拔
云
起
，拔
山
铸
金
山
。

脐
橙
园

□

卢
健
生


